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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张均斌

已经持续近半个月，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 县 连 河 村 的 洪 水 仍 没 有 明 显 的 消 退 迹

象。目前，连河村的大部分地方仍被淹没

在水下，只有零星的路灯顶端还露在水面

上，村民的一层楼房屋顶成了水中为数不

多的高地。

7 月 22 日 8 时 40 分左右，石大圩白石

天河连河段堤防发生塌陷，短时间内就淹

没了圩区内的 4 个村子。咆哮的洪水吞噬

了 5 辆自重 30 吨以上的大型拖拉机，把堤

岸撕开了 20 米的口子后直直地冲向了连

河村和周边几个村庄。

连河村原本由几个片区组成，河水一

下子涨了起来，淹没了片区之间相连的道

路，使之成为汪洋中的一个个“孤岛”。

这 是 当 前 我 国 防 洪 工 作 遇 到 的 困 难

的 一 个 缩 影 ， 也 是 诸 如 “ 大 型 水 利 工 程

固 若 金 汤 ， 局 地 受 灾 却 十 分 严 重 ” 等 疑

问 的 根 源 。 建 国 以 来 ， 我 国 的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成 效 显 著 ， 我 国 防 洪 能 力 显 著 提

升 。 然 而 ， 目 前 防 洪 体 系 存 在 的 短 板 和

薄 弱 环 节 不 容 忽 视 ： 中 小 河 流 防 洪 能 力

仍然较低。

“关键压力都在小河、小圩口”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善

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洪水大小主要

与气象条件、人类活动有关；灾情大小主要

与 洪 水 大 小 、防 洪 设 施 、 应 急 管 理 等 有

关。发达国家水库总拦蓄能力强，欧洲国

家 拦 蓄 比 为 0.9， 美 国 为 0.66， 而 我 国 目

前远低于此值；美国洪灾损失占 GDP 的

0.06%，我国为 2%以上。

具体到中小河流 ， 刘 善 均 指 出 ， 我

国 在 大 江 大 河 上 游 或 其 支 流 上 已 建 成 了

众多具备较强拦 蓄 能 力 的 大 型 或 巨 型 水

库 ， 能 减 轻 其 防 洪 压 力 。 但 有 些 中 小 河

流 上 缺 乏 相 应 的 防洪设施，防洪压力较

大。

“大河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压力都在

这些小河、小圩口。”正奋战于中小河流

防洪一线的合肥市庐江县水务局局长周琼

证实了这一观点。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今年，大的圩区破的不多，多数破

口都在小圩口。

周琼介绍，今年洪水多数因为暴雨引

发，小支流周围没有足够的防护措施，超过

10 年、20 年一遇的洪水，就难以防守了。

例如，当地万亩以上圩口按照 20 年一

遇的水位设计值为 12.5 米，万亩以下设计

值按照 10 年一遇，为 11.6 米。巢湖忠庙为

万 亩 以 上 ，则 为 12.5 米 。而 最 近 遇 到 的 洪

水，已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标准。

这并不是庐江县独有的烦恼。我国中

小河流数量多，流域面积在 200～3000 平

方公里的中小河流有 9900 多条。

事 实 上 ， 早 在 2017 年 ， 国 家 减 灾 委

专家委员会委 员 程 晓 陶 等 撰 写 的 《2016
年 安 徽 省 长 江 流 域洪水灾害特点、问题

及对策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 一文

就指出，安徽省重要堤防并无大险，出险

和受灾情况基本都出现在中小河流及湖泊

周边。

《建议》 一文援引安徽省防办数据显

示 ，2016 年 ， 中 小 河 流 尤 其 是 沿 江 通 江

一级支流受灾偏重。“中小河流总体防洪

标准低，通江一级支流下受长江高水位顶

托，上承二三级支流汇集的洪水，多种因

素叠加造成一些圩垸堤防漫破、溃破，损

失严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洪

水管理与影响评价研究部主任李娜指出，

过去，国家的防洪工程重建轻管的现象比

较普遍。而水利工程建成后的管理维护是

保证水利工程设施正常发挥功能的关键环

节，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

“历经 2000 多年仍在发挥作用的都江

堰就得益于每年的岁修制度，岁修是一种

定期性的整治修理制度，每年一次，每年

冬天至次年春天，管理部门组织人力淘挖

淤塞河道，整修被水冲毁的堤堰，保证来

年水流畅通。”李娜担心，随着城镇化的

进程，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这样的整修

制度会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建议》 一文也指出，水利工程“三

分建，七分养”，在农民义务水利工取消

后，很多基层水利设施常年缺乏维护，堤

防、涵库和水库工程管护投入不足，老化

失修严重。

此外，李娜还指出，很多地方的中小

河流没有专门的管护机构和管护资金，部

分地区还未形成中小河流有效可行的长期

运行管护机制，未能严格落实建后管护责

任主体、管护方式、管理经费。

未 纳 入 治 理 名 录 的 中 小
河流怎么治

今年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国家防

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强调，要

聚焦防洪安全补短板，继续推进中小河流

治理工作。

中小河流的短板怎么补？李娜建议，

按照防洪法的规定全面划定中小河流河道

管理范围，严格禁止侵占，维持河道行洪

能力和生态环境功能；对洪水可能淹及区

域的建设项目开展洪水影响评价，推进合

理有序建设；以流域为单元开展综合规划

和治理；划分事权，落实监管责任，创新

防洪工程维护管理机制。

《建议》 则认为，中小河流应走系统

治 理 道 路， 变 “ 要 我 治 ” 为 “ 我 要 治 ”。

在 中 央 财 政 加 大 对 中 小 河 流 治 理 的 投 资

力 度 之 后 ， 一 些 地 区 将 河 流 治 理 完 全 视

为 中 央 的 责 任 。 但 中 小 河 流 量 多 、 面

广 ， 不 同 河 流 洪 水 特 性 与 治 水 对 策 不

同 ； 同 一 河 流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不 同 阶

段 ， 治 水 的 需 求 、 目 标 与 投 入 能 力 也 有

显著变化。

《建议》 指出，只有所辖地方政府发

挥自主作用，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整体规

划与实施方案。国家的重视与投资，起到

扶持、鼓励与引导的作用，坚持实施分级

管理才能因地制宜、适应多样性的需求，

进而逐步实现综合治理的目标。

具体说来，《建议》 认为，未纳入中

小河流治理名录的河流，应由相应地方政

府承担治理责任。

刘善均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随

着 水 利 工 程 大 量 兴 建 ，防 洪 能 力 越 来 越

强 ，出 现 洪 灾 的 次 数 相 对 不 多 ，一 旦 出 现

险情，可及时招募工程队伍参与抢险。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会议

强调，要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坚持以

防 为 主 、 防 抗 救 相 结 合 ， 把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补 短 板 、 城 市 内 涝 治

理、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等纳入

“十四五”规划中统筹考虑。

“在以后的灾后重建方面，我们要优

先考虑薄弱环节。”周琼说。

变“要我治”为“我要治”

中小河流治理亟待补短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文并摄

石大圩破了。7 月 22 日，这个巢湖流

域的第二大圩口被无情的洪水撕开了一道

口子。洪水长驱直入，淹没了 4 个村庄。

王连贵没想到水会来得这么急、这么大，

前一天他们刚把圩区内及周边 9 个村子的

1.2 万名村民紧急转移走，第二天，圩就

破了。

今年安徽的降雨格外多，以至于到 7
月 21 日 10 时 24 分，巢湖中庙站水位就达

到了 13.36 米，超过巢湖洪水设防的百年

一遇标准。巢湖南岸支流白石天河已多日

超过警戒水位，“咆哮”的河水不断冲击

着 沿 途 的 堤 坝 ， 试 图 扩 大 自 己 的 “ 领

地”。7 月 22 日，在庐江县同大镇，它终

于得逞了。

当天 8 时 40 分左右，石大圩白石天河

连河段堤防发生塌陷。河水“哗”地涌进

堤防，冲出了一个 20 余米宽的缺口。现

场的救援人员为堵住溃口，连沉 3 台挖掘

机，可依旧难挡洪水——圩区内的村子短

时间就成了一片“泽国”。

消息传到王连贵这里来时，他正在研

究防汛的形势。这位庐江县委书记最近都

在和水作斗争，自 6 月 10 日入梅以来，庐

江先后经历了 8 轮强降水过程，其中最大

的一轮平均降水 284 毫米，县内 150 多个

大小圩口都需要保护。

他没想到石大圩率先失守。当地的老

人说，在这次决口之前，石大圩已经有 50
多年没有破圩了。更糟糕的是，随着连圩并

圩，周边圩口早已成为一个整体，石大圩一

破，周边圩口也陷入了危急状态。

压力骤来，当天发生的许多细节，王

连贵后来都回忆 不 起 来 ， 当 时 他 最 担 心

的 是 人 员 伤 亡 。 因 为 转 移 得 早 ， 除 了 后

来 参 与 救 援 的 两 名 人 员 被水冲走外，石

大圩区内的村民没有发生一起伤亡事故。

也是从那天开始，庐江进入了抗洪最关键

的阶段。

圩 破

白山大桥连接同大镇和白山镇两镇，

桥下流淌着的是白石天河。如今，桥头靠

近白山镇一侧依旧被封堵着，对岸的同大

镇有 4 个村庄被淹。同大镇连河村村民朱

中万 （化名） 每天都会来桥头探听隔岸的

消息，那里已经被水淹了近半个月，他想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7 月 21 日，政府让他撤离的时候，他

很不情愿，工作人员劝说了半天，他才勉

强答应，随手拿了些东西， 一路骂骂咧

咧地撤了出来。他没想过石大圩会破，觉

得政府小题大做，在做“面子工程”。

“我走了，我那二十几只鸭子和十几

只鸡怎么办？”他投奔了在白山镇的亲戚

家，两地就隔座桥，他原本打算趁人不注

意，就溜回去。

第二天早上，他正和亲戚唠着家常，

街上突然哄闹了起来，“石大圩破了！”他

没听真切，很快就冲出了门，看到人们都

往桥头涌去，已经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桥

上拦截和维持秩序，“石大圩真的破了”。

朱中万跑回了亲戚家，一脸焦急，他还

是放心不下自己养的那些鸡鸭，想回去抢救

一下。他找亲戚借来了大水盆和木桨——

沿河居住的村民家里大都有这些，绕到了

白山大桥桥底，沿河往家划去。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一路上，他

看到白石天河的水流比往常急促了很多，

水位肉眼可见地上涨，原来的很多地面已

经被水淹没了，河流不断产生漩涡，他的

水盆被水打得高低起伏。

划了半天，好不容易看到了自己的房

子，水已经淹了一层楼的一半，水位还在不

断上涨，朱中万一脸颓然地往回划去，“没

救了”。他很后悔，当时撤离的时候没多拿

点东西。

石大圩破堤后，王连贵要求县里的干

部：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 。 他 说 ， 其 它 的 损 失 往 后 都 有 机 会 弥

补，但是人命不行，“不能因为决一个口，

伤亡一个百姓”。那天，庐江出动大量人员

搜救、转移被困群众。

搜救过程中，由于水流过于湍急，一

艘救援冲锋舟侧翻，船上 5 人落水，3 人

获救。被水冲走的两人是庐江县消防大队

教导员陈陆和同大镇连河村党委副书记王

松。后来，陈陆的遗体被找到，而对王松

的搜救仍在进行中。

而 石 大 圩 的 破 口 仍 在 扩 大 。7 月 24
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乘坐冲锋舟随救

援人员一块下水搜救时看到，连河村及周

边地区整体都已经淹没在了水下，只有零

星的路灯顶端还露在水面上，冲锋舟直接

开 上 了 村 民 家 的 屋 顶 ， 开 船 时 ， 一 不 小

心，头就会撞上电线。可是，水位还在继

续上涨，漫过一处处高地，不断逼近新的

居民聚集地。

7 月 27 日凌晨，庐江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发布情况说明称，石大圩已出现近百米

的溃口，整个石大圩已全部进水，并影响

周边部分圩口，巢湖流域第一大圩口同大

圩首当其冲。

同大圩是距离巢湖最近的一个圩口，

一旦失守，几万立方米的巢湖水将往圩区

倒 灌 ， 圩 区 内 6.6 万 亩 良 田 将 成 一 片 泽

国 ， 同 大 镇 将 被 淹 没 三 分 之 一 。 王 连 贵

说，要开辟新的防线，力保同大圩。

随之，同大圩保卫战正式打响。

保 圩

7 月 26 日，王连贵把庐江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从县城搬到了同大镇镇政府。近 9

万人扛着铁锹和装满碎石的编织袋分头上

了同大圩的大堤，挖掘机忙着平整泥地以

便运输防汛物资，源源不断的编制袋、花

雨布、木材等往这里集中，庐江准备死守

同大圩。

以小南河分界，同大镇的南部属于石

大圩，北部属于同大圩。庐江县水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周琼表示，石大圩破了后，

小南河就是第二道防线，守住了小南河，

就能减轻同大圩防汛的压力。

他 一 直 在 关 注 小 南 河 堤 防 的 抢 修 情

况。小南河是庐北大圩的内河，由于上游

有闸口控制的关系，过去，小南河的水位

一直控制在 11.5 米以下，因此堤防的建设

并不足以应对高水位的冲击。石大圩决口

后 ， 白 石 天 河 的 水 一 下 子 都 涌 进 了 小 南

河，周边的防汛压力陡增。

“ 那 几 天 ， 水 位 一 下 子 涨 到 了 13 米

多。”周琼说，高水位可能导致满溢，同

时，多年没挡过水的堤坝骤然受到冲击可

能出现大量的渗漏、崩塌、滑坡等险情，

“我们只能抢修子堤，不断加固小南河的

堤坝，最高处加高了超 1.5 米”。

转移安置群众、修补加固堤坝是这次

保卫同大圩的主要工作，这几天，圩区几

十公里的堤坝上到处都是抗洪抢险的人。

23 岁的蒋宗恒 7 月 24 日 22 时左右才

到同大圩，他今年刚毕业，前不久入职了

中国铁建大桥局，参加完公司的统一培训

后就直接来到了防汛现场。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他说，1998
年发生特大洪灾时，自己才一岁，“没想到

有一天会离洪水这么近。”

蒋宗恒最近很怕下雨，看着不断上涨

的水位，他还是会紧张。这个年轻人怕水突

然一下 子 漫 过 来 ，自 己 连 逃 跑 都 做 不 到 。

害怕的时候，他会下意识抬头看看周边的

军人，这能让他安心许多，“兵哥哥会保护

我们”。

28 岁 的 民 兵 吴 强 胜 已 经 在 堤 坝 上 驻

守了十多天，连续几天没好好睡觉，他的黑

眼圈很明显，脚因为长时间泡水也已经发

白、肿胀。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几天

来，同大圩的漫堤处不断在增加，他们只能

不断抬高加固子堤，休息时间更少了。常常

是刚堵住水，过了几小时，又破了圩。

抗洪抢险的队伍每天都在加固圩堤，

可如果水位不降，形势仍很危急。泥土和碎

石垒成的子堤经洪水长时间浸泡，就会发

生沙渗、管涌、塌方直至决口。

同大镇每天都会派人定时在堤坝上巡

逻，观察子堤的情况，如果发生沙渗、管涌

和塌方，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汇报进行抢

险。而在抢险过程中，如果水位不退，管涌

和塌方会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同大镇组工办组织干事胡冰清说，抢

险人员这两天在紧急搬运水杉树，用来打

桩，进一步稳固堤坝，但没人知道同大圩能

撑多久。“下雨的时候，水涨得很快，时间过

得很慢。”

希望水位赶紧降下去吧——大家对退

水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

巡 堤

同 大 圩 形 势 最 危 急 的 地 方 是 南 闸 村

段，这是圩堤最低处。7月22日后，王连贵几

乎每天都会去南闸村巡堤，一走就是 2 万

多步，最多的一次，他在堤坝上走了 4 万

多步。

堤坝越筑越高，河流漫堤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王连贵半点不敢放松，他担心的

是渗水——一股小小的水流刚开始并不起

眼，但如果不及时修缮，渗水很快会发展

成管涌，然后带着泥石一涌而下。所以巡

堤很关键，“只要有水就要把土挖掉，让

水流出去，水下去了情况就会好。”

王连贵会挑几个关键时间去巡堤：吃

饭、交接班、大清早和黄昏——这是大家

最容易松懈的时间。巡堤时看到维护得比

较 好 的 地 段 ， 他 会 让 随 行 的 工 作 人 员 拍

照，传到工作群，让其它段的人员学习。

判断好坏的标准来自脚下——脚踩实了，

风险就小了。

那几天，他脾气十分不好，发了几次

火，拍了几次桌子，“发火是正常的，是我个人

工作修养不够的问题。”他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压力太大了，“就怕干部有懈怠的思

想，在这种高压下，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

王连贵一宿一宿地睡不着，压力相对

小的时候，他一天也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不敢休息，就是浅浅睡一觉，醒了就不敢

再睡了。”因为不断有险情出现，随时都要

准备抢险。他特别担心下雨后水位上涨，白

石天河水位长时间处于警戒水位以上，一

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很紧张。

南闸村一直驻扎着一支救援队和几艘

救援艇，这是王连贵吩咐的，“老百姓已经

全部迁出去了，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堤万

一破了，随时准备撤离。”

57 岁 的 夏 立 近 在 南 闸 村 生 活 了 一 辈

子，这段时间，他每天帮着义务巡堤，看着

村子如今的模样，他不住叹气，“原来南闸

这段是不会这么危险的，也不用耗费这么

多人力物力来抢险。”

他说，同大圩还有个名字叫“铜大圩”，

形容圩区牢不可破，自上世纪 30 年代后，

同大圩就再没破过圩，即使是 1998 年洪灾

的时候也是安然无恙。“4 年前，这一片都

是房屋，村民用大石块打好了地基，堤坝足

足比现在高了 1 米多。”他指着南闸村段的

堤防说，后来，搞工程，让人搬迁走了，石头

也挖走了，高度就降下来了。

夏 立 近 口 中 的 工 程 指 的 是 2016 年 启

动的“引江济淮工程”，这是一项以城乡供

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灌溉补水和

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的

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同大镇南闸村也在

工程中。

周琼对此解释说，今年的险情确实和

“引江济淮工程”有一定关系，“老堤防削弱

了，新的堤防没有形成，防洪能力就相对薄

弱了”，他说，之前县里对薄弱地区做了一

些检修工作，但是没有考虑到今年洪水情

况这么特殊。

王连贵表示，工程如果做好了就没这么

大压力，“工作做了没做完，又遇上大洪水，这

个就很难受了。”接受采访时，他指着同大圩

区内的土地说，这个圩要是破掉了，6.6万亩

圩区就都是水，保住了看是绿绿葱葱，保不

住了就是水茫茫一片，这个反差太大。

牺 牲

王连贵想守住自己的每一个圩，可是

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是顾此失彼。

今年的雨水实在太多了。庐江县自 6
月 10 日 入 梅 以 来 ， 截 至 7 月 29 日 12 时 ，

全县累计平均降雨量为 1061 毫米，已超

过常年梅雨量 275%，突破庐江县有气象

记录以来梅雨期的历史极值。

“一个梅雨季下完了往年一整年的雨

水。”王连贵说，巢湖流域整体承压，到

7 月 30 日，庐江全县累计漫溢、主动蓄洪

圩口仍达到了 116 个。其中，裴岗联圩、

牛广圩 2 个万亩大圩更是为了分担巢湖压

力，主动破圩进行了蓄洪。至此，庐江县

累计淹没农田 39.05 万亩，受灾农田 93.63
万亩，受灾人口 34.64 万人。

谈到这些数字时，他心里很不好受。

“比如裴岗联圩，前期已经破圩了，我们

辛辛苦苦把它给堵上，后来接到命令要进

行分洪，从干部到百姓，肯定心里是很难

接受的。”王连贵说，但是防汛要强调纪

律，要强调大局，我们要准备好“吃二茬

苦，受二茬罪”。

他还说，保巢湖就是保庐江，如果巢

湖大堤破了，庐江所有圩口都保不住，和

百姓们说清楚道理，他们也是能理解的，

“覆巢之下无完卵。”

7 月 27 日，为保安徽巢湖安澜，裴岗

联圩主动开堤分洪。截至当日 12 时，裴

岗联圩受影响范围内的 8426 名民众已全

部 转 移 。13 时 45 分 ， 在 裴 岗 联 圩 裴 河

段 ， 几 台 挖 掘 机 同 时 作 业 ， 开 挖 出 一 条

120 米宽的泄洪通道，另打开兆河沿线 4
道涵闸，分洪总流量达 150 立方米每秒。

分 洪 后 ， 裴 岗 联 圩 水 位 将 抬 升 3.5
米 ， 达 到 12 米 ， 水 面 从 现 有 0.2 万 亩 扩

大到 2.5 万亩左右，蓄洪水量达 4800 万立

方米。

这已经是王连贵争取后多方妥协的结

果。裴岗联圩后还连接着四五个较小的圩

口 ， 兆 河 闸 一 开 ， 兆 河 河 水 浩 浩 荡 荡 流

过，这些圩口的破圩风险很高。王连贵向

上级单位反映时，分析了利弊关系，他建

议兆河闸不能全开，兆河要控制在一定的

水位，这样既保证兆河两边的圩区安全，

又能缓解巢湖高水位的压力。

“我们肯定反映，情况反映上去，但

最终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说。上级部

门采纳了他的建议，兆河闸没有全开，水

位始终保证在 12 米左右的位置。

洪水再大，终会退去。7 月 29 日，来

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29 日起，我国

东部雨带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集

中 期 结 束 ， 大 部 地 区 将 转 为 高 温 闷 热 天

气。当日，合肥市发布消息，目前巢湖仍

在超历史洪水位以上，呈高位波动缓降趋

势，预计将在 8 月 10 日前后回落至保证水

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组织早稻的抢收和

晚稻的抢种工作，希望能减少损失。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巢湖流域这次洪

水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了。7月30日，王

连贵把庐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撤回了县城。

“现在已经进入持久战阶段。”他说，形

势是向好的，但还不敢讲同大圩保住了，因

为白石天河的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之上，“在回

落过程中，回落得越快，大堤风险越大，后面我

们乐观估计最起码还有20天才会安全。”

但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了，对河流

的系统治理工作也在一步步提上日程。周

琼说，洪水过后，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

比如河流治理不能一味靠加高加固堤坝。

他对 7 月 28 日，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

国英督导检查兆河、西河两条河流流域防

汛救灾工作时说过的一句话印象很深——

人不给洪水出路，洪水就不给人活路。

仍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题，

河流治理要给水让路。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卜羽勤对此文
也有贡献）

县委书记八日抗洪记
青年经济说

王 连 贵 会 挑 几 个 关 键 时
间去巡堤：吃饭、交接班、大清
早 和 黄 昏 —— 这 是 大 家 最 容
易 松 懈 的 时 间 。那 几 天 ，他 脾
气 十 分 不 好 ，发 了 几 次 火 ，拍
了几次桌子。

7 月 28 日，同大圩南闸村段，当地村民在搬运用来加固圩堤的水杉木。

7 月 31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浮槐村，

一名村民在翻晒稻谷。

7 月 31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金桥村，

收割机正在卸谷。受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影响，

今年金桥村早稻收成较往年减少了近三成。

7 月 28 日，同大圩南闸村段，一名当地村

民在清洗泥污。

7月 25日，同大圩南闸村，为了运输防汛物

资，抗洪抢险人员正在平整泥路、铺设土石料。


